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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吉平宾馆中华厅暖意融融、情谊浓浓，以“军魂
永驻 艺彩飞扬”为主题的四平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协会与退役
军人艺术团年会盛典在此圆满举行。置身这场汇聚战友情、志
愿心与艺术魂的盛会，耳畔是熟悉的军歌旋律，眼前是战友们
坚毅依旧的面庞，心中满是感动与感悟，久久难以平复。

“军魂永驻”四个字，是刻在每位退役军人骨子里的信念
图腾。从军营到社会，我们褪去的是军装，褪不去的是“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军人本色。作为志愿者协会的
一员，过去一年里，我们携手走进社区帮扶孤寡老人，深入校
园传承红色精神，奔赴赛场保障活动秩序，用点滴行动践行

“退役不褪色、离军不离党”的誓言。那些在志愿服务中并肩
作战的日夜，那些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而奔走的身影，正是军
魂在新时代最生动的诠释——它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
是服务群众时的耐心细致，是团队协作时的默契担当，正如军
旅岁月中那份刻入骨髓的忠诚与坚守，从未因身份的转变而
褪色。

“艺彩飞扬”的舞台，则让我们看到了退役军人柔情与豪
迈兼具的另一面。艺术团的战友们用嘹亮的歌声、刚劲的舞
蹈、深情的朗诵，再现了军旅生涯的热血荣光，也展现了退役

后的多彩生活。一曲军歌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摸爬滚打的
练兵场；一段舞蹈落幕，尽显军人钢铁意志下的家国情怀。这
不仅是一场艺术的展演，更是一次精神的共鸣——它让我们
懂得，军人的风采不止于保家卫国的战场，更在于扎根社会
后，依然能以昂扬姿态绽放光彩，用文化艺术传递正能量，让
军魂在歌声与舞姿中代代相传。

年会的相聚，是总结更是启航。看着身边志同道合的战
友，听着协会一年来的丰硕成果，我愈发清晰地感受到，这个
集体是我们退役军人的“温暖港湾”与“奋斗平台”。在这里，
战友情谊得以延续，奉献精神得以弘扬，人生价值得以升华。
我们从互不相识到并肩同行，从各自为战到凝心聚力，只因心
中共同的信念：即便告别军营，也要在志愿服务的战场上续写
荣光，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勇担使命。

盛典落幕，初心不改；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此次年会让
我更加坚定了践行志愿精神、传承军人本色的决心。未来，我
将以此次盛会为契机，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战友情与使命感，在
志愿服务中再立新功，在平凡生活中坚守担当，与所有战友一
道，让军魂在奉献中熠熠生辉，让艺彩在坚守中绽放更绚丽的
光芒，共同为协会的蓬勃发展、为社会的和谐美好添砖加瓦！

军魂铸初心 艺彩映担当
高占东

地球距离太阳最近的时候
冬天也走到了极致
阴阳开始悄无声息地转换
有关冬至大于年的习俗
在开水里翻滚
那是妈妈包的饺子
沸腾一锅思念
数九时刻
阳光逐渐向北移动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谚语
被一碗粥扛起所有
一派银装素裹的北疆
此刻正用冰封的美好
静待春暖花开

冬至
黄耀胜

起初，我是极不情愿的。一个对猫
毛过敏、素来嫌麻烦的人，要去伺候一只
毛茸茸的生命，想起来便觉得是桩“苦
役”。掉毛、铲屎、半夜闹腾，每一样都让
我打怵。可小李的高三紧张压抑，需要
一点柔软鲜活的东西，来分担彼时的沉
重和焦虑。于是，小科来了，带着它那身
狸花的纹路，白围脖，白鞋套，像个穿着
得体却无家可归的小绅士。

小科兄弟四个，只有它活了下来。
猫妈妈是只通体的黑猫，这身世让它来
时便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懵懂。起初那
几天，它怯生生的，我也淡淡的，保持着
一种客气的、完成任务般的疏离。我戴
着口罩清理猫砂，它躲在角落用圆溜溜的
眼睛看着。转折，大概是从它病了一场开
始的。尿闭，蔫蔫地蜷着，没了精神。送
医、导尿、热敷、喂药——那小小的、温热
的身体信赖地靠在我手里，一种奇异的责
任感混着怜惜，悄悄生了根。病好了，它
似乎也认定了这个家，开始大摇大摆地巡
视，用脑袋蹭我的脚踝，呼噜声像一架小
小的、温暖的发动机。小李晚自习回来，
蹲在地上逗它，脸上终于有了些明亮的、
松弛的笑意。那一刻，我觉得，值了。

日子就这么被它毛茸茸的尾巴拂过
去了。孩子上大学去了重庆，家里陡然
空了一大半。几天的轻松后便是大把的
茫然。我和老李静悄悄地度日，小科是
家里唯一会闹腾的活物和我俩的“碎碎
念”对象。我喜欢拍它瘫在窗台晒太阳，
肚皮软成一片毛茸茸的斜坡；拍它玩一
颗掉在地上的毛线球，笨拙又调皮；拍它
睡在我教案上，压住我未完的句子。它
确实胖了，圆滚滚的，跑起来像一大团移
动的毛球，眼神萌萌的，时常带着一种不
太聪明的、令人心安的天真。

但猫的心思，谁能全猜透呢？它也
有脾气。剪指甲不高兴了，回头就是一
口，不重，但足够让你疼得“嘶哈”一声。
抱久了不耐烦，后腿一蹬，手臂上便留下
几道白痕。最头疼的是它那“水枪”。发
情时自不必说，沙发角、窗帘后，都是它
宣泄费洛蒙的标记。可有时明明一切如
常，它也会跳上床，在新换的被子中央或

刚脱下的衣服上，悄咪咪地留下一摊“报
复”。那一刻的怒火，真是直冲天灵盖。
可看着它事后一脸无辜、甚至有点理直
气壮地走过来，蹭你，那点气又像被针扎
破的气球，噗地泄了。能怎么办呢？自
己“请”来的祖宗，总得包容。洗，晒，喷
除味剂，一边忙活一边数落它，它就在不
远处舔着爪子，仿佛在说：“下次还敢。”

因为小科的原因，老房子空着没出
租。新家敞亮，视野好，可它不适应。它
在沙发底下紧张地匍匐，耳朵向后背着，
一连几天不肯好好吃饭。我和老李心疼
了。于是，老房子成了它的“行宫”。每
天我俩都像个朝圣的臣子，回去陪它。
熟悉的旧沙发，它常趴的窗台，撕破了壁
纸的墙角……在那里，它才是放松的
王。小科喜欢逗猫棒，我挥得手酸，它扑
得忘乎所以。那一刻，没有生活的琐碎，
只有眼前这只欢腾而简单的生命。

或许爱就是这样，一旦开了头，就会
自己蔓延。我开始在包里常备一小袋猫
粮。遇到小区里那只总在车库边的大
橘，那只躲在篱笆里脏兮兮的小奶牛，也
会蹲下身，分一点给它们。看它们谨慎
又急切地吃着，心里会想到小科，想到它
如果流浪，或许也这样，在某个危险的角
落，等待一点点渺茫的生机。这份关注，
与其说是慈悲，不如说是小科教给我的，
对另一个世界的一点理解。

此刻，它又睡在了我的键盘边，压住
了好几个字母键。我停下敲字的手，摸
了摸它温热的背。它动了动，喉咙里发
出满足的咕噜声。小李发来信息：“妈
妈，小科？”我拍下它霸占键盘的“恶行”
发过去。屏幕那头发来一串大笑的表
情，而我，看到了表情背后舒展的思念。

生活是什么？或许就是这些吧：是不
得已的接纳，是意料之外的牵挂，是抓坏的
沙发和洗不完的被子，也是下班回家时门
口蹲着的那一团温暖的等待。是所有的
种种，有了一个毛茸茸的、具象的化身。

小科还是那样，不太聪明，偶尔可恶，
常常可爱，余下那部分是安静的陪伴。而
我的世界，因为这只当初勉强收留的小东
西，变得比以前更柔软、也更结实了。

小科的故事
辛竞

冬至前后，天短得像被谁偷
去了一截。下午四点钟，日头便
斜斜地挂在西边枯树枝上，有气
无力地泛着些白光。风从田野那
头刮过来，穿过光秃秃的枣树林，
发出“呜呜”的声响，像谁在远处
吹着一管空心的竹子。这时候，
母亲的眉眼却活泛起来——她又
要做糍粑了。

做糍粑是件大事。头天晚
上，母亲便把糯米淘洗得干干净
净，浸在乌黑的大瓦盆里。白生
生的米粒喝饱了水，一粒粒胀鼓
鼓的，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第二天天蒙蒙亮，石臼已经
摆在堂屋中央了。那是祖父传下
来的老物件，青石凿成，内壁被岁
月磨得光润发亮。父亲抡着枣木
杵，一下，又一下，结结实实地夯
在蒸熟的糯米上。每一声闷响，
都震得地面微微颤动。热腾腾的
米香混着水汽，在清冷的空气里弥漫开来，竟把寒意逼退
了几分。

母亲蹲在石臼旁，双手飞快地蘸了凉水，趁着木杵抬
起的瞬间，迅速将边缘的糯米拢到中心。她的动作又
快又准，手指偶尔擦过滚烫的米团，也只是轻轻“嘶”
一声，并不缩回。我看着那团雪白在石臼里翻滚、变
形，渐渐变得柔韧、黏糯，扯出长长的、透亮的丝来。

“好了。”父亲喘着气说。
母亲便伸出双手，像迎接婴儿似的，将那团热气腾

腾的洁白捧出来，轻轻放在抹了茶油的案板上。这时，
她脸上会浮现出一种奇异的光彩，不是平日里的温顺
和忍耐，而是某种近乎庄严的专注。她开始揉搓、分
剂、塑形。糍粑要做得圆润饱满，边缘不能有裂缝，表
面要光滑如瓷。做坏了的，她绝不拿出来，总是悄悄拢
到自己碗里。

做好的糍粑排在竹筛上，像一队胖乎乎的月亮。母
亲挑出最圆润的几个，插上竹签，递给我们：“去，到灶膛
里烤着吃。”

这是冬至日最隆重的时刻。我们围在灶边，将糍粑
伸进红彤彤的灶膛。火舌舔上来，洁白的表面渐渐鼓起
焦黄的泡，发出“滋滋”的轻响，香气猛地炸开。那是米粮
最本质的甜香，被火焰逼出来的，带着柴火气的醇厚。烤
好的糍粑外脆内软，咬一口，能拉出长长的、透亮的丝。
虽然烫，可是舍不得吐，只能在嘴里倒来倒去，哈着气，眼
泪都出来了。

母亲看着我们，眼睛弯成月牙。她自己不吃，只是用
火钳拨弄着灶灰，轻声说：“冬至吃糍粑，一冬都不冷。”火
光映着她的侧脸，那些细密的皱纹在明明暗暗的光线里，
忽然变得柔和了。屋外北风正紧，吹得窗纸噗噗地响；屋
里却暖融融的，糍粑的甜香、柴火的烟气、我们呼出的白
气，全都融在一起，稠得化不开。

很多年后，我在城里吃过许多的精致点心，却总忘不
了那个冬日的黄昏，忘不了石臼沉闷的响声，忘不了母亲
捧出米团时庄严的神情，忘不了灶膛里那一团温暖的
光。母亲不懂得什么节气养生，她只是固执地相信，吃下
这口亲手捶打的、滚烫的甜糯，她的孩子们就能扛过一整
个冬天的冷。

如今我才明白，母亲在石臼旁俯身、在灶膛前拨火的
那些时刻，其实是在完成一种古老的仪式。她把秋收的
丰足、把对严寒的敬畏、把说不出口的牵挂，全都捶打进
那团柔软的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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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日天气时阴时晴，琼花时隐时
现，雪片或大或小，太阳若隐若现。

孩子喜欢下雪，小脚在雪地上踩出一串
长长的脚印，打雪仗，堆雪人，雪里藏满童年
的天真故事。青少年喜欢下雪，因为雪花里
有浪漫和温情绽开的幸福。文人喜欢下雪，
因为白雪唯美带来无穷的想象，激发无尽的
创作灵感。东北人喜欢下雪，因为白雪是打
造一件件精美雪雕和冰雕艺术品的资源，创
造出一个冬里沸腾的春天。小说和影视剧
里常用大雪营造氛围，加强情感冲突。我对
雪更是情有独钟，尤其是在旷日持久之后，
在连续多日干燥，风卷尘埃之后，一场飘飘
扬扬的雪，“雪洗虏尘静”，那是自然的力量，
上天的馈赠和恩赐，洁白无瑕的雪花汇聚了
天地间的精华。而且，如果“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晶莹剔透的雪花挂在
树枝上，像精灵翩翩起舞，太阳随后便出来，
此时，银光闪耀，森林宛如童话水晶，大自然
精心雕琢的玉树琼花，如清丽淡雅的女孩，
令人心醉神迷，美得难以尽述。

我曾多次冬日途中遇雪，两次在高原，
雪花弥漫，天地浑然一白，且不觉得寒冷，反
而欣喜若狂地温暖。

我在军校时，执行任务出行“红原、若尔
盖”时，车行驶在海拔 3500 米旷野高原，一
场“冒烟雪”似流动的沙，猝然而至。雪，是
高原冬日里无声的诗篇，风，裹挟着雪花漫
天飞舞，洋洋洒洒将草原铺展成一幅素白的
长卷。成群的牦牛静立雪中，它们深色的身
躯宛如宣纸上晕开的墨点，或凝神休憩，或
缓步踏雪。牦牛的身影仿佛与当年红军长
征过雪山草地的历史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
应。1935 年至 1936 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长
征途中穿越了这片被称为“松潘草地”（含红
原、若尔盖）。在当时荒原恶劣，气候严寒的
环境下，红军依靠当地藏族群众尤其是提供
的牦牛肉食、运输和御寒物资，才得以艰难
前行。看到眼前这片冬季雪原艰险的过往，
红军过雪山草地时，曾因沼泽和严寒付出巨
大牺牲，而如今牦牛在雪原漫步的场景，既
展现了自然的壮美，也隐喻着从苦难到繁荣
的跨越。这片冬季被大雪覆盖的“红色雪
原”，呈现出“高原水墨丹青”般的静谧画卷，
是红军烈士血染的风采。我下车站在高原

雪地驻足，第一次惊奇地欣赏高原风雪，一
会儿，狂飙雪花落满身，感受高原的苍凉，体
验红军过雪山草地，思绪万千。苍茫白雪支
撑起天空，我恍如看到了昨天那一个个年轻
瘦弱而钢铁般的身躯，迎着凛冽寒风，踏雪
前行，时光艰难地抚平了历史的脚印，荒原
开满花香与温馨。红原、若尔盖雪的厚重让
我心情凝重，此刻，我仿佛听到了“雪皑皑野
茫茫，高原寒……”《过雪山草地》的歌声回
荡在雪域高原。

还有一次我进藏执行完任务后，当地群
众为了欢送我顺利走出雪山，点燃冬天里的

“一把火”，举行一场盛大的篝火联欢会。天
将暮，雪乱舞，半梅花半飘柳絮。木材燃烧
得噼啪作响，熊熊火焰仿佛把雪山融化，六
角雪花纷纷扬扬拥火而落，吉祥如意，臧家
儿女手挽手，唱起我也听不懂的欢快天籁藏
歌，围绕篝火起舞欢跃。歌声，欢笑声，雪落
声，让整个雪山激越共鸣，此间，天地一白，
同炉向火，素心相对，便是人间之暖。

翌日清晨，朝阳不出，昨夜的大雪持续
不止，车将欲行，熙攘的藏族群众簇拥在
漫天大雪里，县委书记把一条长长洁白
似雪的哈达披在我的肩上，一个昨夜篝
火晚会上结识的臧家女孩，高原红尽显
女孩的美，含情脉脉，敬上一碗青稞酒，
此时，酒暖温情，心事如初，听落雪无声，
雪漫高山，大雪吞掉她的背影时，她挥的
手还举在风雪里……

冬天多暴雪、冒烟雪、大雪、连日雪、小
雪、清雪、亦有反常的雨夹雪；江南的“滋润
美艳之至”的雪，燕赵的“燕山雪花大如席”
的雪，高原的“天风淅淅飞玉沙”的雪，东北
的“天仙碧玉琼瑶，点点扬花，片片鹅毛”的
雪。寒冬里各种形态的雪，从古至今，上到
皇帝，下至百姓，文人与白丁，谁人不喜雪
呢，乾隆“西山晴雪”，张岱“湖心亭看雪”，薛
时雨“夜舟听雪”，毛泽东“更喜岷山千里
雪”，王墨“北极寒光飞愈雪”，如今，人们对
于雪的喜爱已然深入骨髓。

你看，一入冬日，东北白雪皑皑，南方小
土豆翘首以盼，千里迢迢，不惧严寒，奔赴而
来，观冰灯，赏雪雕。看雪，听雪，戏雪，忆
雪，伴着雪花雪景写雪画雪，极娱游于白雪，
不亦乐乎？

寒冬喜雪
王耀忠

岁宴壶觞入梦长，星霜浮影去苍茫。
回眸往事愁云散，展望前方旅兴昂。
得悟关情听暮雪，灵思运笔向朝阳。
幽怀不负东风约，墨染栖霞赋锦章。

岁杪抒怀
封玉华

（一）
老至才觉人生短，出井方知天地宽。
有限年华无限志，名若浮云利如烟。
大江东去难留水，夕阳西下不恋山。
回望匆忙来时路，清白立身梦亦安。

（二）
难事当头莫慌张，快慢之说待商量。
空转虽疾徒费力，寻道多歧亦正章。
慎思勇行生妙笔，融通求变出良方。
不退不缩腰挺立，人生之要是担当。

（三）
半山半水一征程，半冷半热一世情。
半花半叶一幅画，半真半假一本经。
半白半黑一棋谱，半徐半疾一帘风。
半阴半阳一世界，半醒半醉一人生。

（四）
一目难辨世纷纭，万物有道皆可循。
山耸巍峨动在势，海起汹涌静于心。
不以管窥论长短，宜从大局看古今。
愿将老骥伏枥志，换得人生曲再伸。

凝思录
孙广深

日子踱进冬月的门槛
万物都缓下了脚步
远山如黛，近水沉静
村落与屋舍安然卧着
处处弥漫着岁月温厚的醇香

雪是这时节最轻的言语
细细地、密密地飘落
将整个村庄温柔地拢进怀里
一片素白之上
洒落着晶亮的欢笑

若说冬月是位画匠
定是带着虔诚的指尖
将冰窗花
呵成栩栩如生的梦境
镶在每一扇木格窗前

冬月的屋檐从不言说丰饶
却总悄悄挂出诗行
一串腊肉，一串赤椒
再一串金亮的玉米
在寂寥的节气里，
晕开暖暖的、笃实的韵脚

麦田静静饮下清冽的蒙头水
麦苗在阳光下舒展腰肢
吮着大地的琼浆
做着关于返青与拔节的
悠长的梦

咸菜缸边，母亲的笑意
腌入了整个冬天的滋味
窗台上，水仙亭亭
已用一簇青绿的身姿
悄悄牵起了春天的手

冬月静好
魏益君

一年冬至雪花飘，犬踏梅痕过小桥。
满目乾坤铺玉毯，闲吟几句任勾描。

雪霁
孙媛媛

冬至 韩立梅 作


